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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流淌

阳光地带

阳光洒到树上，热乎乎的。小树
说：“阳光，谢谢你！好温暖！”

雨水落到树上，湿漉漉的。小树
说：“小雨，谢谢你！真解渴！”

微风吹到树上，暖洋洋的。小树
说：“风儿，谢谢你！好舒服！”

飞来的小鸟唱起了歌，赞许说：
“小树快快长吧，懂得感恩，定能成
材！”

从此，大家都称呼小树为“感恩
树”。

几年过去了，感恩树枝繁叶茂，
郁郁葱葱，小树成材了！

晚霞像咱的脸庞，

汗水是咱的衣裳；

咱的笑声像蓝天一样爽朗，

咱的性格比那大山还要粗狂！

哎，

咱们是年轻的铁道筑路工人，

每个人都怀揣一个美好的梦想：

把理想和汗水溶进“一带一路”，

让青春之歌飘向四面八方。

风镐是咱的伙伴，

隧道像咱的家乡，

咱的歌声像山泉一样源远，

咱的号子比那雷声还要震撼！

哎，

咱们是年轻的铁道筑路工人，

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

把生命与铁道紧紧连在一起，

让神州“一带一路”紧连四面八方！

“我自以为已走到了生命的
尽头，反而异常平静，因为害怕是
多余的。你可能会在鲜花丛中散
步，在绿湖中游泳，总之，你会得到
平静和美丽。”几年前,汪建华在他
那本《把心捂热——一个“渐冻人”
的生命日记》的书里曾经这样写
道。他用一种极致优雅的平和坦
然面对命运的不幸；我不知这是他
面对死亡时真实的心理，还是他早
已看淡生死，只想静静地离去。

一个雪花飘飘的日子，我得
知汪建华心脏停止跳动的消息。
告知老友，对方说不会吧，平静了
十多年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说实
话，我也是一脸茫然，事情发生得
似乎有点让人猝不及防，以至于连
悲痛都还没反应过来。

傍晚。当我结束了一天的工
作，穿过钱塘江水，终于在象征他
们夫妻爱情的地方——倾城之
恋，看到了他安详的样子，似乎像
熟睡了一般。

他的妻子吴梅丽，犹如她的
名字那般——一个坚强而美丽的

女人，在见到我们的那一刻，纵然
是深情而悲泣的样子，“建华走了，
我的心很痛很痛……”

我与汪建华熟稔多年。那时
我在省邮电管理局政治部宣传处
工作，汪建华是省邮电工程局的
一名转业军人、多才多艺的宣传
干部。当年他是中国南沿海光缆
的建设者、宣传者，他把自己的青
春和汗水挥洒在了浙江通信建设
的大地上。

2006年他不幸患病，被医院
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也就是俗称
的“渐冻人”。从那时起，在长达十
多年的时间里，他全身瘫痪，卧病
在床，就是这么一个四肢动弹不
得、依靠呼吸机而生存、行将就木
的病人，却做了一件常人难以想象
的事——依靠眼球转动，凭借拼
音板，历经4个春秋，在妻子与女
儿的帮助下，敲打出了一部感动无
数人的《把心捂热》。在由世界图
书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书里，你看
到的或许不是智者对人生的诠释，
更似是一个勇者眼中的美好世

界。吴梅丽说：“从知道得病那一
刻开始，丈夫从没有想放弃治疗和
轻视生命，他一直都是热烈地渴望
活着……”

在人们为这对患难夫妻感动
之时，也许更打动你内心的是他们
的爱情。

从丈夫患病的那一刻起，妻
子吴梅丽就当即决定，提前从海关
退休。她说，就是拼上这条命也要
把丈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从那
时起，她仿佛像一个英勇的战士，
与丈夫一起并肩踏上了与厄运抗
争的战场。

为了凑足干细胞移植的治疗
费，延续丈夫的生命，她卖掉了市
区唯一的房子，把家搬到了医院，
与丈夫寸步不离。病房角落里的
那张小躺椅，就是她夜晚歇息的地
方。每天，她要不停地给丈夫敲打
背部和臀部，促进血液循环。每次
给丈夫翻身、擦洗，她都累到大汗
淋漓。每天从早上5点到次日凌
晨2点的20多个小时里，她为丈
夫的生命之战不停地奔忙着、战斗

着。
按照当时医生的断言，这种

病的患者在肌肉逐渐萎缩、瘫痪之
后，还会渐渐丧失说话的能力甚至
呼吸的能力，直至死亡。患者平均
寿命3年，最长不超过5年。而在
爱的力量下，汪建华生命的脚步从
2006年的春天，一直跨到了2018
年的冬天。这已创造了医学上的
奇迹、生命的奇迹。

吴梅丽曾经对我说，“只要丈
夫在，我的家才是完整的。只要他
在，我再苦再累也值得”。那时，我
看见的吴梅丽的眼里，闪烁的是对
丈夫满满的爱恋。

也许不通过交流，你绝对想
象不到，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子，具
有如此坚强的毅力，如此真挚的情
愫。

有人说，人类是一种需用爱
情去喂养和滋润的动物，爱情更是
一种美丽的存在。望着眼前这饱
经风霜、痴情守望的女人，谁都会
为历经磨难的汪建华感到欣慰，也
会为这对患难夫妻的生死之恋流

下感动的泪水。
后来听说，《把心捂热》出版

后，吴梅丽把稿酬的大半捐给了
“融化渐冻人的心”慈善机构。后
来又听说，吴梅丽获得了全国最美
家庭荣誉称号，并荣登“中国好人
榜”。那一刻，我仿佛看见她像天
使一般飞扬在我们的天空，让我们
看到了人类最圣洁的一幕。那种
不惜牺牲自我的行为所表现出来
的真挚情感，不仅仅是一种夫妻之
爱，更是人间大爱，她们的行为已
经超越了人类一般意义上的情感，
是人类优良道德的崇高体现。

那天，汪建华走得非常平静，
仿佛带着无比的满足，微笑着走向
了远方；吴梅丽也很平静，她叹了
口气，真的希望能够陪他一直走下
去……

这时，外面已飘起了雪花。
望着窗外飘飘洒洒的雪花，吴梅丽
想，这世上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朵属
于自己的雪花，而自己和汪建华的
那两朵，大抵是相拥着，缠绵着，飘
落人间……

如果你的家人回到家告诉
你，今天他在外面扶了一个跌倒
的老人，你会是怎样的反应？当
郑书川这样告诉妻子时，他的妻
子立即责怪他，为什么不把老人
背回他家中？至少你得把老人的
亲人找来才可离开啊！

郑书川说，他当时骑电动车
经过，看到老人就倒在前方。（这
个听着怎么这么像碰瓷？）他也没
多想，停下车就去扶老人。感觉
老人根本就站不稳，他立刻背起
老人来到就近的一个亭子里，安
顿老人坐好，然后问他家住哪里，
怎么找他的家人。

老人这时完全清醒了，说自
己只是一时头晕，没站稳才倒下
的。现在没事了。说完，拍拍郑
书川的肩膀，道：“兄弟，你走吧。”
虽然，老人明显就是父辈的年龄，
但是，也许在老人的心目中，兄弟
不仅是年纪相当、情同手足的亲

戚，还是道义、安稳、力量的代词
吧。

和妻子聊着天，郑书川也开
始后悔自己做得不够好，开始替
老人担心起来……

“王爷爷还好吗？”当郑骁斌
来问我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一
直在寻找的那位背我爸爸的好人
是郑骁斌的父亲。

记得我们刚刚搬家到杭州
余杭的这个小区不久，北山社区
的党组织就来了两位干部看我
爸爸，向爸爸了解一些基本情
况，并向爸爸介绍了小区党组织
的基本状况，以及每月在哪里过
组织生活等事宜。这让爸爸一
下子有了归属感，并且真的相信
我确实是替他转好了组织关
系。妈妈在一旁说，还是有组织
的人好啊。

来人中的其中之一，就是郑
骁斌。当我知道他家就住在和我

们小区一墙之隔的里项村时，情
不自禁地说想和他家攀亲眷，因
为我们刚迁居一个新的地方，举
目无亲啊。骁斌当即很热情地邀
请我们随时去他家玩，还随手写
下了门牌号。不久之后有一天，
我们就贸然去了他家。他的父母
面对素不相识的我们，笑脸相迎，
真诚友善。

此后，父母每次路过他家附
近都会说一句这是骁斌家，好像
他家真的是我们多年的亲戚一
样。有一次路过时，正巧看到骁
斌的结婚喜宴，我顺手发了一条
微信给他，没想到他飞快地回复
说，坐下来，吃！我相信那真的不
是客套。

骁斌是个很细心温暖的人，
有时，他会替爸爸拍一张组织生
活的活动照片发给我。有好多次
他把社区发给父母的粮油等慰问
品送到我家来。他做的这些事

情，有不少是和他工作无关的分
外事，而且也大多是他主动揽过
去做的。有一次，我叫他进家里
来坐坐，他说，不了，我要回家抱
儿子去。满脸的笑，满满的初为
人父的柔情蜜意。

其实，在知道是骁斌的爸爸
帮扶了跌倒的老父亲之后，我们
也只是第二次去他家。妈妈说，
对一个无亲无故的老人这么仗
义，毫不犹豫伸出援手，甚至什么
都不嫌地直接把他背起来走，就
像对亲人一样，这是多么善良的
好人啊！

本来想去表达下谢意，却听
到骁斌父母一个劲地自责没把事
情做到位的遗憾和抱歉。只是一
面之交，我都没有记住他们的模
样。有几次在路上碰到，骁斌妈
妈笑着打招呼，走得很远了，我才
会想起她是骁斌的妈妈。直到那
天，看到刚刚下班还穿着公交司

机工作服挂着的胸牌上的名字，
才知道骁斌的爸爸叫郑书川。妈
妈也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482
路车上那个态度特别耐心、对老
人特别好的司机就是你啊！这么
好的父母，难怪你们教育出来的
儿子也这么好！

那天从骁斌家里出来，拎回
来满袋的冬瓜、笋干、板栗等，真
的就像走亲戚回来。有时人和人
之间的亲疏，和相处时间长短无
关，也和血缘无关。更多的是由
无数细细小小的感动和暖意生
成。

看着他们相亲相爱的一家
人，婆媳间的互相体恤、彼此夸奖
赞美，父子间由心而生的亲昵、关
爱、和睦，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认识他们一家，就是认识了
善良。在此，善良并不是一个形
容词，而是一个该出手时就出手
的具体的行动、一个具体的人。

我的“娘家”在东海之滨的
北仑港区。那是一片沸腾的港
湾。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学
校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时，还是
一块尚在开发中的热土;也是在
这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工会这个

“娘家”。
如今，经过近40年的风雨

兼程，这里已成为甬城“港通天
下”的窗口，成为大众货物集散、
中转的基地。去年秋天，我从宁
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北仑矿
石码头分公司退休。不经意间，
时常想起在“娘家”的点点滴滴，
想起这片港湾里那些难忘的事。

记得刚刚参加工作时，因为
单位地处偏僻的新碶，远离热闹
的甬城，交通、信息工具又很不
发达。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开往
城里的公交车仅两班，出行活动
很是不便。一些家在外地的青
工，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可这里业余生活枯燥单调，又缺
乏各种交流的平台和机会。

这时，“娘家”出手了，把用
来开大会的偌大的礼堂，改造成
既可以打乒乓、玩台球的活动
室，又兼作舞会的场所。之后，
这里立马热闹非凡，人影闪动。

“娘家”又根据四季的气候变化，
组织能让更多人参与的拔河、划
船、歌咏、篮球等比赛活动。尤
为难忘的是划船，因为比赛场地
和项目的特殊性，不仅参与人之
多，可观赏程度和感染力在当年
也是很强的。那条紧依港区家
属区的叫作中河的悠悠小河，在
每年的某个夏日，曾牵动多少人
的神经、勾住多少人的眼球，为
的只是一睹比赛时船桨奋力划
动泛起的朵朵浪花。

想起这些，我的眼前还会掠
过一张张神情灿烂的脸容，那是
舞动青春的印记。不少单身男
女互生好感互相导电，就是从一
枚小小乒乓球接发、一曲优美华
尔兹旋转、一支船桨挥臂奋进中
得到感应。当年被称为大龄青

年的子君姐，也是在这里找到了
她的另一半。之后，经常传出谁
谁在排练节目时对上眼了；谁谁
在“娘家”的牵线搭桥下，与附近
大碶、霞浦、小港等地的学校老
师牵了手……

曾几何时，自己住在港区家
属区。探出窗户，可以清晰地看
到码头上四十多米高的红色卸
船机是否处在作业状态。每天
起床第一件事，我总要有意识地
去眺望那个方位……从事文案
工作的我，也多次与科室同事一
起在长长的码头廊道上，有过用
铁铲清理落料、拉着手拉车艰难
爬坡的经历。现在翻开手掌，还
能依稀看到当时留下的老茧痕
迹。而“娘家”在赢得商机抢占
市场份额的同时，总是不忘及时
给员工分享战绩。所以，人人被
这种氛围熏染着，只求多做事做
好事。连当时后方职工医院的
医生，也时常打探码头生产情
况。只要有员工或者家属就诊，
马上开通绿色通道。

当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文
字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我的
这一爱好也是“娘家”所培植
的。某个春日，在没有任何要求
和铺垫的情况下，因为单位总经
理发现我在某报纸登载过几篇

“豆腐干”，就被意外调到专门与
文字打交道的宣传部门工作。

还记得有一艘叫作“大凤凰”
的货船靠泊后，“娘家”仅用91个
小时，就顺利接卸了26.1万吨的
货物。我也被某种力量推送着，
不断地接收、报道港区里的鲜活
新闻。有位家住宁波的技术员，
据说他的女朋友在某媒体看到他
所在的班组在烈日下抢修设备的
照片后，很是为他高兴和骄傲。
后来这位女朋友，成了他孩子的
妈妈。现在，这位技术员也已经
成长为一方的负责人。

从“娘家”退休后，港区的一
切虽然已经淡出视线，但某种东
西已经牢牢地留存在内心一角。

工友阿亮此刻正蹲在宿舍门
前的台阶上吃中餐。阿亮，这人
有些奇怪，整日里，脸上有莫名的
笑，笑得你心里发毛。

去年，他曾在宿舍边废弃的
旧屋里养过一群流浪狗，他每天
去食堂做义工，把工友们吃剩下
的食物从盘里倒进自己的泔水桶
里。每天都能倒一大桶，那群狗
个个吃得皮毛油光发亮。

有一次，我问他，你每天这
么忙干吗？他说，我有三个老婆
六个孩子呐。敢情他真把这些
流浪狗都当成自己的妻儿了。
如今，旧屋拆掉了，流浪狗也不
能养了，他便是一人吃饱，全家
不饿了。

正午的阳光照得人闪眼，焦
点就在他的手上，我发觉他污脏
的手上，那双筷子银闪闪的。

我走近他，打趣地问：兄弟，
在吃什么好东西啊，头也不抬？

他呵呵地笑，伸手把碗凑过
来，一大碗说不上名的饭菜，混杂
在一起，一股冲鼻的味道。我的
脑海里闪现出他倒泔水时的情
形。

兄弟，不可乱吃啊，吃坏了，
上不了工，赚不了钱，就麻烦了。

不碍事不碍事，我心里有
数。你看，我这是银筷子，锃亮锃
亮的。肯定没毒吧，要不然，它就
变黑了，是不？

我故意表露出怀疑的眼光。
他好像看出来了。“不信啊，祖传
的，我娘传给我的，我到哪里都带
着它，一生保平安啊。在外打工
这么多年，我就没生过什么病。
穿得差些，住得差些，无所谓，吃，
一定要讲究，病从口入，这一道
关，我把得非常紧。”

阿亮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兄弟，你这双银筷子卖不？

开个价。我开着玩笑。

他连连摆手。说，你这人不
厚道，你难道想要了我的命根子？

其实吧，阿亮四十出头，有一
手烧焊的好技艺，在船厂的工资
不低。他就那德性，惜钱，从不乱
花钱。像个守财奴似的。

这天，我慢悠悠骑着自行车
下班，从身后“嗖”地闪过一个人
影，全身的外套脏兮兮的，那辆破
烂的自行车咣当咣当地乱响，简
直就快要散架了。

是他。我在后面大喊了一
声：阿亮。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一
眼，呵呵地笑了一下，依然骑得飞
快。

跑这么快干吗，难道你老婆
来看你来了啊？

吃饭去啊，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得慌。他单手拍了拍
肚子。

我便猛然间又想他那一大碗
不知名的饭菜来。

以一种不可阻挡的信念出发

以一种难以想象的艰难抵达

屹立在山的脊梁

这高耸入云的塔吊

展开橘色臂膀，俯瞰山川群峦

每一次起落、爬升

如常春藤般不断向上生长

辉映朝阳夕霞

挥洒雨雪风霜

致敬森林葱郁、溪水川流，道阻且长

每一次举重若轻，都是记忆飘扬

是设计者、勘测者、建设者用热血与汗水丈量

跟随原住民的脚印、心底的坐标、头顶的方向

穿过荆棘、丛林、泥泞

跨越坎坷、追逐梦想、放飞希望

在平均海拔500米之上的大山深处开垦

为浙江连县高速画一个圆满句号

桥隧相连的18.9公里将穿山越水

绕过壁立千仞，穿越深山壑谷

这需要怎样的胸襟、胆略和力量

是大山深处36万泰顺百姓期盼的目光

点燃了文泰4标建设者如炬的信念

以拓疆者的勇气

以拥抱春天的情怀

书写浙江大地又一幅恢弘巨制的篇章

把信念凿进悬崖峭壁

让信仰冲上云天雾海

这云上的塔吊

是路桥人心中精神的丰碑

是浙江交工建设者眼里希望的图腾

这云上的塔吊

最鲜亮的橘黄

遇见霞光，照耀初心，升腾力量

见证每一个云起云落的日子

直到与梦想牵手漫步的远方

打工一族

银筷子
◆姚崎锋

感恩树
◆姚瑶

致敬劳动

云上的塔吊
◆姚文明

天
然
的
画
作

郭
建
生

摄

心雨绵绵

我认识了善良
◆王珍

一对夫妻的生死恋歌
◆李志铭

难忘记忆

想起在“娘家”
◆邵留芳

◆河流

铁道筑路
工人之歌（歌词）


